
回鹃式蒙古文研究概况

道 布

蒙古族在古代多数是草原游牧民
,

一部分是森林狩猎民
。

前

者又叫
“
有毡帐的百姓

” ,

后者又叫
“
林木中的百姓

” 。

他们原

来并无文字
。

据南宋人赵洪所撰 《蒙鞋备录》 和南宋人彭大雅
、

徐盆合著 《黑鞋事略》 的记载
,

蒙古族在使用文字之前
, “

凡发

命令
、

遣使往来
,

止是刻指以记之
” , “

行于鞋人 (即蒙古族 )

本国者
,

则只用小木
,

长三四寸
,

刻之四角
。

小木即古木契也
” 。

公元 1 2 0 4年
,

成吉思汗征服乃蛮部以后
,

开始使用回鹊字母

拼写蒙古语
。

后人把这种文字称作回鹤式蒙古文
。

关于蒙古族最

初使用文字的情况
,

在 《元史》 塔塔统阿传中有正 式 的 记 载
:

“
塔塔统阿

,

畏兀 (即回鹊
,

今作维吾尔 ) 人也
。

性聪慧
,

善言

论
,

深通本国文字
。

乃蛮大扬可汗尊之为傅
,

掌其金 印及钱谷
。

太祖 (指成吉思汗 ) 西征
,

乃蛮国亡
,

塔塔统阿怀印逃去
,

俄就

擒
。

帝 (即成吉思汗 ) 诸之日
:
大扬人民疆土悉归于我矣

,

汝负

印何之? 对日
: 臣职也

,

将以死守
。

欲求故主授之 耳
,

安 敢 有

他 ! 帝曰
:
忠孝人也 ! 问是印何用

。

对日
:
出纳钱 谷

,

委 任 人

才
,

一切事皆用之
,

以为信验耳
。

帝善之
,

命居左右
。

是后凡有

制旨
,

始用印章
,

仍命掌之
。

帝曰
:
汝深知本国文字乎了塔塔统

阿悉以所蕴对
,

称旨
,

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 (即 回鹊字母 )

书国言 (指蒙古语 ) ,
。

元朝晚期
,

色 目人盛熙明于至正四年 (公元 1 3 4 4年 ) 以所著

《法书考》 八卷进呈顺帝
。

书中写道
: “

淮我皇元
,

兆基朔方
,

俗尚简古
,
刻木为信

,

犹结绳也
。

既而颇用北庭字 (即 回鹤 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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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 )
,

书之羊革
,

犹竹简也
” 。

盛熙 明的提法同上述史料是吻合的
。

欧洲人关于蒙古族最初使用文字的情况也有描述
。

例如普兰
·

巡儿宾 ( J e a n d e p l a n C a r p i n ) 写的 《蒙古人的历史》 (又

名 《普兰
·

边儿宾行记》 ) ,
曾经作过如下的报导

:
成 吉 思 汗

“
出征回鹊地面

·

一他征服了他们
,

鞋袒人 (即蒙古族 ) 采用了

他们的文字
,

因为在此以前鞋鞍人还没有任何文字 , 现在这种文

字被称为蒙古文
” 。

普兰
·

迹儿宾是意大利教士
,

曾经持罗马教

皇英诺森四世的书信赴蒙古传教
,

于公元 1 2 4 6年在汪吉宿灭秃里

晋见蒙古贵由汗 (即元定宗 )
。

后来
,

法国教士威廉
·

鲁不鲁克

( W i ll i a m R u b r u q u i s ) 奉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和法兰西国王路

易九世之命
,

于公元 1 2 5 3 年赴蒙古传教
。

据威廉
·

鲁不鲁 克 所

见
, “

糙粗人用回鸽人字母
,

从顶往下写
,

读亦如此
,

一行一行

从左到右
· · “ “ 二

蒙哥汗 (即元宪宗 ) 寄来的信
,

系蒙古语而用 回骼

文写的
” 。

普兰
·

迩儿宾和威廉
·

鲁不鲁克所述的情况同中国史

籍的记载是一致的
。

中外史料互相印证
,

表明蒙古族在公元 1 2 0 4

年以后开始使用文字
,

这种文字就是回鹊式蒙古文
。

蒙古语同回鹊语关系 比较密切
。

它们不但在类型上同属粘着

语
,

而且彼此有大量的共同成分
,

尤其在语音系统上也很接近
。

所以
,

适用于 回鹃语的字母
,

蒙古族使用起来也是方便的
。

在蒙

古族采用回鹊字母之前
,
回鹤族使用这种字母巳有数 百 年 的 历

史
。

在长期使用过程中
,

回鹊字母的用法逐渐稳定下来
,

形成一

套规则
。

例如
,

每个字母各表什么语音
,

字母在词的不同位置上

笔划结构有哪些相应 的变通
,

哪些字母在哪些情况下需要连写或

分写
,

以及字序
、

行序等等
,

都有一定的习惯可以遵循
,

不必重

新摸素
。

蒙古族吸收了这些现成的经验
,

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
。

回鹊式蒙古文本身的发展
,

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
。

前

一个阶段
,

回鹊式蒙古文字母的笔划结构
、

基本拼写规则
、

书写

体势都同回鹊文相似
。

后一个阶段
,

回鸽式蒙古文发展为两个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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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
,

一支是通常所说的蒙古文
,

一支是托成文
。

这两种文字在字母

的笔划结构上
、

拼写规则上都同回鹊式蒙古文有所区别
,

文字的

外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
。

蒙古文通行 区域很广
,

为我国蒙古族中

的大多数人所使用
。

托式文只在新疆蒙古族中使用
。

如果把回鸽

式蒙古文称为古代蒙古文的话
,

那么
,

蒙古文和托式文就是近代

蒙古文了
。

古代蒙古文与近代蒙古文的分期
,

其界限大致在明末

清初
。

一般以十七世纪初林丹汗时期蒙古族学者集体翻译的 《大

藏经》 甘珠部作为近代蒙古文形成的标志
。

其实
,

从古代的回鸽

式蒙古文发展到近代的蒙古文
,

是采取 ,’1日质要素逐渐消亡 ,
新

质要素逐渐积累
” 的方式实现的

,

从前一个阶段到后一个阶段
,

中间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
,

很难在二者之间划一条 明确 的 界

限
。

拿 《大藏经》 甘珠部的译成作为近代蒙古文形成的标志
,

不

过是举例性的说法罢了
,

不可过于执著
。

《大藏经 》 甘珠部的蒙

古文译本一说完成于公元 1 6 0 7 年
,

一说完成于公元 1 6 2 9 年
。

托

武文的创制是卫拉特僧人札雅颁梯但那木海札木茨于公元 1 6 4 8年

完成的
。

回鹤式蒙古文是一种拼音文字
,

字母有表示元音的
,

也有表

示辅音的
。

书写时
,

元音字母一般都和辅音字母结合得很紧
,

笔

划连在一起
,

一气呵成
。

最小的书写单位是词
,

也就是说
,

一串

连写的字母通常就是一个词
。

回鹤式蒙古文的书写方式是从上向

下竖写
,

行序从左到右
。

迄今尚未发现古代文献中有关于回鹤式蒙古义字 母 表 的 记

载
。

在近代论及回鸽式蒙古文的著述中所开列的回鹊式蒙古文字

母表
,

都是根据对回鸽式蒙古文文献的分析拟订出来的
。

由于各家

看法不尽相同
,

所以
,

字母表的内容也颇有出入
。

回鹤式蒙古文字母来源于回鹊文
。

我们可以推想
,

回鹊式蒙

古文的字母数目大概与回鹊文一致
。

那么
,

回鹊文的字母有多少

呢 ? 据十一世纪回鹤语文学家马赫穆 德
·

喀 什 噶 尔 ( M a h m u 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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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a 总下a r l ) 编写的 《突厥语词典 》 ( D iw a n O L o g a t一 i t一 T O r k )

记载
,

回鹊文字母共有十八个
。

即
:

顺顺序序 111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999

字字母母 !!! 斗斗
甲甲

}}}
去去 之甲甲

111
个个
创创

读读音音 aaa WWW 义义 以以 ZZZ qqq i
,

yyy k
,

ggg ddd

顺顺序序 1OOO 1111 l222 1333 1444 ! 555 1666 1了了 了888

字字母母 朴朴
’

111
卜卜 勺勺 qqq ,

、、

卜:::

甲甲 劫劫

读读音音 帆帆 性性 SSS 尸
,

bbb 己
,

::: rrr 若若 ttt 111

据元末著名学者陶宗仪所著 《书史会要》 一 书 记 载
,

回 鹤

(当时写作
“
畏吾儿

”
) 字母则有十五个

。

即 :

顺顺序序 111 222 333 444 555 666 777

字字母母 寸寸 刁刁 甲甲
`

444 争争 刁刁 夕夕

读读音音 a
, eee f

, www 字
, `̀

O
, UUU SSS

.
,,

k
,

ggg落落落落落落落落下下下
............... , JJJJJ

.......

88888 9
...

1OOO 1 111 1222 1333 1444 1555

币币币 似似 111 匀匀 qqq 干
:::

布布 沪沪

ttt
,

己己 竹 111 性性 bbb 乙乙 若若 rrr 1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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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宗仪说
,

回鸽文字母如果加上
“
重名

”
的

,

共有二十余个
。

所

谓 “ 重名
”
字母是指写法不同而读音相同的字母

。

例如
,

.

m 在词

末写作五
,

d在 词中写作勺
,

在词末写作宁之类
。

下面是我们对回鸽式蒙古文文献进行分析后归纳出来的回鹤

式蒙古文字母表
。

表中列出了每个字母出现在词的不同位置上的

各种变体
。

顺顺序序 111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999

词词首首 才才 4 心心 JJJ 刁刁 只只
、

1 ,,,
:

甲 fff 勺勺

词词中中 刁刁 刁刁 月月 口口 只心心
、

1 111
·

毛毛毛
:

争幸幸 必必

词词末末 ! !!! 坦坦
七七 么么 由由

’

1过过 {{{
:

土 丈丈 ddd
人人人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
匀匀台立立 aaa eee iii O
,
认认 匕

,

认认 竹竹 孔 ggg q
,

下下 bbb
龙龙人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

匀匀台立立立 eee iii O
,
认认 匕

,

认认 竹竹 孔 ggg q
,

下下
龙龙人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

111OOO 1 111 1 222 1333 1444 1555 1666 1777 1888 1999

卜卜卜 爷
:::

甲甲 衬衬 朴朴 心心 月月 勺勺勺 月月

夺夺夺 率
:::

州 峥峥 扫扫 爪爪 烤烤 才才 七七 城城 刁刁

人人 安安 尖冬
:::

{
气气 司司 发发发 七七

{JJJ
八八 刁刁

SSSSS 互互 t
,

吐吐 111 下nnn 己
,

`̀

yyy k
,

ggg rrr WWW一一一一一一一一

JJJJJJJJJ

用回鹤式蒙古文写成的文献
,

以原件形态保存下来的不多
,

大大小小不过几十种
。

其中包括写本
、

刻本
、

碑铭
、

印文
、

符牌

等等
。

据 《元史》
、

《元史艺文志》 等书的著录
,

元代曾经用蒙

古文撰写过不少著作
,

曾经用蒙古文翻译过大量的典籍和佛经
。

但是
,

目前已经发现的元代木版图书仅有 汉 蒙 合 璧 《孝经》 和

3 6 6



《入菩提行论疏》 残卷而已
。

可以推想
, 回鹊式蒙古文文献散失

是相当严重的
。

现存的回鹊式蒙古文碑刻有 《也松格碑铭》
、

《十方大紫微

官圣旨碑》
、

《释迥院碑记》
、

《张氏先笙碑》
、

《竹温台碑》
、

《云南 王 藏 经 碑》
、

《兴元阁碑记》
、

《甘州海牙碑》
、

《西

宁王忻都公神道碑》 等
。

其中
, 《也松格碑铭》 (又称 《成吉思

汗石》 ) 年代最为久远
,

据考证当为公元 1 2 2 5 年左右的 遗 物
。

上述碑刻
,

纯粹用蒙古文撰写的只有两件
,
一 件是 《也 松 格 碑

铭》
,

另一件是 《云南王藏经碑》
。

《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》
、

《释

迎院碑记》
、

《甘州海牙碑》 都是汉蒙两种文字合刻一石
,

以汉

文铭文为主
,
蒙古文铭文比较简略

。

其余几件碑铭是 汉 蒙 对 照

钓
,

铭文先用汉文拟就
,

然后译成蒙古文
。

这些汉蒙对照碑铭大

都属于 元代晚期
。

现存回鹤式蒙古文写本属于元代的有伊儿汗国诸王致罗马教

皇和法国国王的外交信件
。

分别存于梵蒂冈档案馆和法国国家档

案馆
。

从吐鲁番出土的 《亚历 山大传奇》 蒙古文写本残破得很厉

害
,

一般认为是元代的译本
。

属于明代的有景泰年间代宗朱祁钮颁

发的救谕
、

万历年间蒙古俺达汗呈 神宗朱栩钧的贡马表
,

以及四

夷馆抄录的 《华夷译语 》 鞋粗馆杂字和来文
。

元定宗贵由汗的御玺已佚失
,
但印文保存在梵蒂冈档案馆收

截的一封外交信件上
。

信件是用波斯文写成的
,

印文为回鹊式蒙古

文
,
呈双钩体

,
笔势古拙道劲

。

据史籍所载
,

这件御玺是贵由汗

登基前
,

俄罗斯匠人库斯玛制作的
,

时间在公元 1 2 46 年
。

公元 1 8 4 5 年
,

在俄国第聂伯河畔出土的回鹊式蒙古文 银质

长牌
,

镌有窝阔台系诸王俺都刺的令旨
。

这是一件完全用回鹊式

蒙古文写就的符牌
。

回鸽式蒙古文文献数量虽然不算多
,

但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

值
。

首先
,

它们为研究蒙古语言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
。

回鹊式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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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文是一种拼音文字
。

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文献
,

必 然在语言上榷

当接近于当时的 口语
。

特别是 由于这种文字规范程度不高
,

重文

别体很多
,

为比较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材料
。

回鹤式蒙古文文献是

研究元
、

明时期蒙古语的语音
、

语法
、

词汇的基本依据之一
。

蒙古族自从使用回鹤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以来
,

到今天已经

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
。

这中间
,

蒙古族还使用过八 思 巴 字
。

但

是
,
八思巴字只在有元一代作为

“
国书

”
(译 写国内一切文字 )推

行过
。

元亡
,

八思巴字也随之被废弃
。

回鹃式蒙古文在竞争中战

胜八思巴字
,
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件事

,

在文字史上应该很好地加

以总结
。
回鹤字母作为外来的符号系统

,

应用于蒙古语
,

取得成

功
,
显示了蒙古族的聪明才智

。

回鹤式蒙古文就字母体系来说虽

然来源于回鹤文
,
但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文字

,

各有自己的特

点
。

在某些字母的使用上
,

蒙古文与回鹃文有明显不同的地方 ,

在拼写法
.

上
,

蒙古文以词为书写单位的观念也更明确一些
。

经过

明末清初这个转折时期
,

回鹤式蒙古文发展为近代蒙古文
,

可以

说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
,

蒙古文的民族特点更为突出了
。

回骼

式蒙古文代表蒙古文的早期阶段
,

在文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
,

这

是无藉多说的
。

由于回鹤式蒙古文文献中翻译作品较多
,

例如著名的汉蒙合

璧 《孝经 》
、

各种汉蒙对照碑铭
、

《华夷译语》 鞋粗馆杂字和来

文以及明朝皇帝的救谕等等
,

都是从汉文译为蒙古文的
。

这些文

献对研究翻译史很有价值
。

其中
,

汉蒙合璧 《孝经
》
一书

,

表现了

高度的翻译技巧
。

译文既忠实地表达了原作的精神
,

读起来又朗

朗上口
,

非常流畅
,

堪称翻译作品中的上乘
。

这些译作也为汉蒙

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提供了现成材料
,

特别是对于研究现代语言

中巳经消失的古词很有用处
。

回鹤式蒙古文文献在我国文化古籍宝库中象璀璨的明珠放射

粉异彩
。

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
,

从一个侧面表现出蒙古族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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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国历史文化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
,

纪录了蒙古族同兄弟民族在

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文化上的密切交往
,

对研究中国历史
,

特别是蒙古

族的历史有重要意义
。

回鹊式蒙古文文献的史料价值也是不容忽
.

视的
。

对回鸽式蒙古文及其文献的研究
,

国外学术界比我国学者着

手早一些
。

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
,

欧洲学者已经开始接触回鹤

式蒙古文文献
。

法国人阿贝尔一雷米 札 ( A b e1 R枷us at ) 于 1 8 2 4

年首次刊布蒙古伊儿汗阿鲁浑
、

完者都分别致法国国王菲力普四

世的两封外交信件
。

阿贝尔
一
雷米札的论文题为 《论教皇和 法 国

国王与蒙古皇帝之间的政治往来》
,

载法国 《科学院通报》 1 8 2 4

年第七期
。

当年
,

俄国科学院院士施密特 l(
.

J
.

S c h m id t) 根据

阿贝尔一雷米札刊布的蒙古文信件发表了一篇文章
,

题为 《对阿贝

尔一雷米札刊布的法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波斯国王阿鲁浑和 完 者都

的两封蒙古文信件原文的语文学评注》
。

施密特在这篇文章中用

德文翻译了这两封蒙古文信件
。

1 8 3 3年
,

施密特又对不久前发现

的 《也松格碑》 进行了初步考释
。

如果说阿贝尔
一
雷米札为 接 触

回鹅式蒙古文文献的第一位西方学者
, 那么

,

施密特则是欧洲学

术界对回鹊式蒙古文文献进行语文学研究的创始人
。

施密特开辟

这个新的学术领域
,

革路蓝缕
,

失误在所不免
。

其考释虽嫌粗疏

武断
,

为后人所垢病
,
但是

,
他作为一个开拓者

,
.

其历史地位是

应该受到尊重的
。

十九世纪末叶
,

法国人波纳帕特 ( R
.

B on a p ar t e) 在它编辑

的 《十三
、

十四世纪蒙古时代的文献》 ( 1 895年
,

巴黎 ) 和俄国

人波兹德涅耶夫 ( A
.

M
.

n o3 及H
ee

。 ) 编写的 《蒙古文学史讲义》

( 1 8 9 6年
,

圣彼得堡 ) 中都收录了若千回鹊式蒙古文文献
,

在刊

布研究材料方面作出了贡献
。

在早期的蒙古语文学家中
,

布里业特人道尔吉
·

班 札 罗 夫

(月oP 二 B a H a aP 。公 称得上是一位佼佼者
。

他对回鹤 式蒙古文

3 6 9



文献的考释颇有创获
,

纠正了前人著述中的一些并错
。

到了本世纪初叶
,

苏联
、

波兰
、

法国等西方学者纷纷就个别

回鹤式蒙古文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
,

把蒙古语文学向前推进了一

大步
。

像苏联的符拉基米尔错夫 ( B
.

只
,

B : a ; 。 M o p ; oB )
、

克

留金 ( H
.

A
.

K 几 幻 K 。的
、

科津 (C
.

A
.

K o3 ,
a)

,

波兰的科特

维奇 (W
.

K o t w i e z )
、

列维茨基 ( M
.

L ew i e k i )
,

法国的 伯

希和 ( P
.

P ill i of ) 等人的文章都是值得称道的
。

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
,

美国学者柯立甫 ( F
.

W
.

C lae Ve
, )

在 《哈佛亚洲学报》 (H
.

J
.

A
.

s) 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回骼
式蒙古文文献的重要论文

。

柯立甫的文章结构严谨
,
材料丰富

,

考释精审
,

显示出渊博的语文学知识
。

他还与著名的蒙古语言学

家田清波 ( A
.

M os at er )t 合作
,

发表过几篇研究回鸽式蒙古文

的论著
。

在国际蒙古语文学界柯立甫堪称当代巨孽
。

留居美国的

原苏联科学院院士波普 (N
.

oP p p e) 在回鹤式蒙古文文献 研究

上也很有造诣
。

他在这方面著述虽然不 多
,

但是在词语的考释上

颇有独到之处
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后
,

日本学者对回鹊式蒙古文文献的研究也

作出了自己的贡献
。

例如村山七郎和长田夏树的文章都是值得一

读的
。

匈牙利蒙古学家李盖提 ( L
.

L ig et i) 的门生卡拉
·

捷尔 吉

( G
.

K a r a ) 研究回鹊式蒙古 文 文 献
,

所 撰 ((云南 王 阿 鲁 蒙

古文碑铭 ( 1 9 4 0年 ) 》 一文
,

载匈牙 l7J 《东方学报 》 ( A ct a O ir 一

e n at l i a ) 19 6 4年第十七卷第二分册
。

西德著名蒙古学家海涅什 ( E
·

H
哟

is hc ) 刊布的回鹊式蒙

古文文献受到蒙古学界的广泛重视
。

他于 1 9 5 4年刊布的 《入菩提
行论疏》 残卷是极其珍贵的元代蒙古文木版图书

,

对于研究蒙古
语言史

、

文字史
、

翻译史
、

文化史都有很高的价值
。

19 59年他又以

《蒙古学
·

柏林吐鲁番资料汇编》 的形式公布了一批回鹊式蒙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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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文献
,

其中包括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 《亚历山大传奇》 的蒙古

文译本残卷
。

海涅什和维勒 ( F
·

W e l l e r )
、

海西希 (W
·

H e i s s i g )

等都分别撰写过研究回鹊式蒙古文文献的论文
。

五十年代以来
,

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语文学家在回鸽式蒙古文

文献研究方面建树颇多
,

形成一支力量雄厚的研究队伍
。

老一辈

钓知名学者博
·

仁钦 ( B
·

P , H、 e a) 在 《 蒙 古 书 面 语 语 法》

( 1 9 6 6年
,

乌兰巴托 ) 一书中系统地介绍了有关回鸽式蒙古文及

其文献的知识
。

他在 《蒙古历史语文》 1 9 5 8年第五期 上 发 表 了

《蒙古文字的起源与发展》
,

文中追溯了蒙古文字母的来历
。

蒙

古科学院院士策
·

达木丁苏荣 (U
·

八 a 二及 , H c
yP aB ) 于 195 7年

,

在呼和浩特出版了 《蒙古文学史》
,

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介绍

回鹊式蒙古文文献
,

并且简述了蒙古文字演变的历史
。

纳木南道

尔吉 ( H a , a a 。 及 o p二 )
、

罗布桑巴尔丹 ( fl y B e a a 6 a 二城 a , )
、

普

日莱 ( n aP : 。 a) 等人分别对回鹊式蒙古文文献作过专题 研 究
。

一

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中
,
纳德米德 (X

.

H a 双二 , 双 ) 是 值 得

特别介绍的人物
。

于 1 9 6 7年
,

他在乌兰巴托出版专著 (( 蒙古语及

其文字的历史发展简述 》
。

这部书全面研究了蒙古文字史
,

对回鸽

式蒙古文及其文献作了系统的详尽的介绍
。

这本书基本上概括 了

前人研究成果
,

论述准确
,

科学性强
,

可以说是迄今系统地总结

蒙古语文学成就的佳作
。

回顾一百多年来国际蒙古学界研究回鹤式蒙古文的过程
,
大

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
。

第一个阶段
,

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至

第一次世界大战前
,

是草创时期
。

第二阶段
,

自第一次世界大战

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
,

是成长时期
。

在这个阶段
,

欧洲学者把

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
,

不过注意力仍然放在具体文献的考

释上
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后
,

进入第三阶段
,

蒙古语文学获得了蓬勃

的发展
。

西欧
、

北美
、

亚洲一些国家的学者对回鸽式蒙古文的研

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有显著的进步
,

出现了全面地
、

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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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地论述回鹤式蒙古文的著作
。

同国际学术界相比
,

我国学者研究回鹤式蒙古文起步较晚
。

解放前
,

可以说根本没有人认真研究过这种文字和用这种文字写

成的文献
。

解放后
,

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
,

蒙古语文研究工作

从无到有逐渐开展起来
。

从五十年代起
,

在内蒙古历史语文研究所

和内蒙古大学开始有人搜集
、

整理
、

研究回鹤式蒙古 文 文 献 资

料
。

后来
,

北京的有关单位
,

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
、

中央

民族学院
,
内蒙古的有关单位如内蒙古师范学院也陆续有人参加

这方面钓研究工作
。

就目前国内研究工作情况来看
,

在搜集
、

整

理
、

研究回鸽式蒙古文文献资料
,

掌握国际蒙古语文学界的研究

成果上作出了一定的努力
,

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比较扎实的基

础
。

有些研究人员已经发表 了初步研究成果
。

如中央民族学院的

艇森柏先生就 《奴儿干永宁寺碑记》 的回鸽式蒙古文部分进行考

释
,

成果发表在与钟民岩
、

金启琼等合写的 《明代奴儿干永宁寺

碑记校释》 一文中
,

载于 《考古学报》
,

1 9 7 5年第二期
。

内蒙古

大学的亦邻真同志在 1 9 7 6年到 19 7 8年的几期 《内蒙古大学学报》

上连续发表了题为 《畏吾体蒙古文和古蒙古语语音》 的文章
。

内

蒙古大学的包祥同志在 《民族语文 》 1 980 年第四期上发表了 《维

竹寺蒙文碑的再释读 》 一文
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道布

也就同一碑文的考释发表过论文
,

题为 《回鹤式蒙古文云南王藏

经碑考释》 载于 《中国社会科学》
, 1 9 8 1年第三期

。

内蒙古语文

研究所的包力高同志在他所写的介绍蒙古文字的文章中也曾涉及

回鸽式蒙古文的情况
。

总之
,

解放后国内回鹊式蒙古文的研究工作巳经逐渐开展起

来
。

虽然 目前人员有限
, 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也不多

,
但是

,
这个

领域已经受到重视
,

对研究回鹤式蒙古文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
。

展望未来
,

我国的回鹊式蒙古文研究前景是光明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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